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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古镇为看，或为吃。老街全长三
里，走完至少有七八千步，这很助消化，
能开食欲。临河坐定，一席极普通的农家
菜修改了游兴，印象最终落定在吃上。
三十多年前我乘工作之便去古巴比

伦遗址参观，翻译没陪同，又未请讲解，
摸了摸那块叫作“汉谟拉比法典”的黑石
头———只认识这个玩意儿，其他一概说
不清楚———想写篇观感的，结果所有视觉滞在笔头，无
法复制。
新场的古貌相对完好，有专家说，大隐隐于市⋯⋯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
古镇看不走，但清宁从此不再。
我在新场居住了四十多年，朋友们认为我应该熟

知古镇的前世今生，怎么到现在才写了两篇记叙文章？
我坦白，寻史不力，没法写。
古镇不大，巷密庭深，小隐隐于野。
小镇多仪门，说明大户不少，说明都讲究，将家风

家训琢磨成金句，刻于门额，出入谨记。
水乡桥多，新场第一桥，白虎桥，建于元代，早没

了，据说尚存两块石板，搁于哪？待找，找着了，设法让
它说话。桥有桥联，多为醒世，多走有益。然而游客不知
这些，你不说，他们的注意力便被店铺招了去，怎不总
结到吃上头？一次古镇游不问历史，不去听有意思的故
事，只能算瞎逛。
曾有人提议在新场复制制盐场景，不仅可以弄懂

制盐工艺，还可以搞清楚为何以“灶”“团”为地名港名，
不知何因没见付诸行动；有人提出文创新场，出了本杂
志，就叫《文创新场》，赠送来客，去年出了四期，启了一
扇窗，敞了一道门，助人读懂新场。
有关新场的史料很多，但我觉得不应只是个文字

搬运工。我不是游客，不是外镇人，我
身在古镇，不能只谈观感，或写毫无生
活气息的东西。近日我又去拜访了从
1958年起至退休一直任新场文化馆
馆长的 95岁老人龚乙声，我爱听他说
史，正史野史。老人满腹史料，写过上千篇文章，闾巷风
情，百年传闻，他应该能写新场的“史记”。遗憾的是没
人帮他整理。老人一只眼睛已经落幕，另一只往外看说
像隔了层纱，他只能将史料暂存在脑子里，等待出库。
我认为正史是传承，野史也是一种传承。古代有稗

官，专事采录民俗民情、街谈巷议、逸闻轶事，因为帝王
想知道，喜欢听。写史的人哪个不对野史感兴致？司马
迁的《史记》，不是官修的，其实就是野史。稗官采录的
叫稗史，稗，野生的草，稗史就是野史。野史隐于巷，所
以只逛大街是闻见不到的。
我生活在这个古镇，退休了，闲着怪难受的。我倒

想学稗官，穿巷走弄，古镇的前世不在闹处，而在静处。
读懂古镇，不难，但需耗尽余生。我准备先读懂千秋桥
上的桥联：
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

婚房啊婚房
楼琼莉

    那天，本市一家电视台采访我，手持
话筒的记者突然问：“‘小红梅’楼老师，
青年男女谈朋友，最容易在什么环节被
卡住？”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婚房！”

会员小华的婚房，是复式的，实际面
积近 120平方米。可他的女友玥玥，却被
她妈告诫：以前我们跟你阿爷阿奶挤在
一块，老是牙齿碰舌头。你再重蹈覆辙，
我不接受！玥玥不认同，发我微信：“我和
小华快搁浅了⋯⋯您快给老太太汏汏脑
子吧！”在梅园婚恋接待室，我让两位家
长先讲想法，然后一个“回马枪”：“玥玥
谈过五六个，跟小华最
对眼缘。小伙子本科、工
程师不说，长得帅吧？很
多姑娘要他！”我接着爆
料，前天晚上跟华家三
口在一个群里聊到半夜。人家父母表态，
等孩子婚事定了，会买套一室户自住，复
式那套当婚房。以后有了小宝宝，两亲家
可以去大房子轮流照顾。

我停下话头，等反馈，两位家长竟一
个不开口。也是天晓得，我的手机响了，
一位阿姨声大而恳切，室内都能
听到：“只要小伙子勤奋正派，是
合适我女儿的款，他家没婚房，就
由我家出！”半个月前，我跟这位
妈妈探讨，婚房小、婚房大，女儿
的婚事最最大！女儿找到了互爱互慕的
男生，多大的好事呀！婚房为啥不能商
量？现在她明确表态，也无意中给我一个
“神助攻”。最新的进展是：小华和玥玥两
家共同出资买了套两室一厅，今后给男
方父母住。

想到这类故事，我的成就感会油然
而生。不过，也有自毁机缘的“乌龙”事
件，让人糟心。珍珍 1989年出生，长相、
收入都一般，约见的多个男生，都无意与
其牵手，直到推荐了硕士男小庞，局面才
打开。小庞月入 3万多，有房有车，他喜欢

珍珍，姑娘也抓住了机会。加上我和客服
老师一直跟踪回访，谈得顺风顺水。不料
有一天，珍珍“突然袭击”，要求小庞必须
购买某高档社区的一套公寓做婚房，才同
意领取结婚证。“房价，1000多万啊！”庞
家大惊。经我反复沟通，女方总算稍作妥
协，将要求放宽至结婚生子后，再由男方
完成上述“任务”，否则，孩子取名必须用
女方的姓。这边，心已渐冷的小庞决定分
手，爸妈力挺。那边，珍珍懊悔啦！父母发
现搞僵了，急求我转达和解、转圜之意。

今年“五一”小长假，我一直为此反
复“斡旋”。然而几经折
腾，小庞和父母已铁了
心：无法接受珍珍这样
的“物质女”。而漫天要
价的源头是珍珍爸妈，

今后两亲家也肯定不好相处。我跟客服
老师商量后，放弃了硬性撮合。毕竟，双
方长远的和谐幸福更重要呀！
面对会员的诉求，有时想，这婚房

啊，就是头上的一片屋顶、安栖的一叶方
舟。但我不希望将它变成男生准入的“拦

路虎”，女生接纳的“杀威棒”；不
希望用它扭曲了神圣的婚姻，甚
至变成对财富的追逐、对身份的
衡量。比如，那位女生都 33岁了，
家里明明有三套房子，可仍要求

男方必须有她认为达标的婚房，否则免
谈。唉，揪心吧？而另一位生了双胞胎的
新妈妈，却以深明事理的襟怀，给我信
心。她在发来宝宝照片的同时告诉我：
“我们一直跟孩子的爷爷奶奶住。谢谢您
当初在婚房问题上对我的真诚引导，让
我们今天有了三代人的其乐融融！”
想想也有感慨，在这个不缺乏婚房

的时代，我正和同事们，跟一批批单身朋
友，也包括他们的家长，演绎着与婚房紧
密相关，或庄或谐, 或悲或喜的姻缘故
事。

岩寺白塔
程介平

    意大利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比
萨斜塔，在中国安徽通往黄山的
必经之路———岩寺高速入口的公
路边也有一座斜塔，叫做文峰塔。
很多游人只是在奔往高速入口的
车上对窗外惊鸿一瞥，才发现像
毛笔那样细长的文峰塔是一座斜
塔，横卧于塔下的凤山台，就像一
方巨大的砚台，笔与砚组合成一
处奇妙的人工景观。它不但是一
座具有 475年历史的古迹，还是
一处见证革命历史的旧址（距文
峰塔 1公里的金家大院曾是新四
军的军部）。
今年初春，与朋友相约开启红

色之旅，第一站便选择了岩寺文
峰塔。

源出黄山南麓的丰乐河流经
休宁到达岩寺，河东的文峰公园
内孤零零矗立着一座七层白塔，
塔身苍劲挺拔。有趣的是塔顶植
物茂盛，远观好像戴上了可爱的
帽子，塔身也有多处长有植物，绿
叶之中间有小花，煞为好看。沿护
栏围起的栅栏来到文峰塔下，塔

下被栏杆围
了起来，梯

口封以铁栅栏，禁止游人进入。然
而，我在上世纪 70年代初却登过此
塔，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支内支边”的年头，弄堂里
老蒋所在的培新汽车厂内迁到岩
寺，那年我搭乘一辆卡车去家乡歙
县王村，歇脚在老蒋的厂里。第二天
在厂子周围转悠，发现了厂区后面

这座瘦削入云、直耸天际的荒芜白
塔。那时塔顶的杂树比现在茂盛得
多，阳光下像古画上衣着华丽的仕
女头上斜依的云髻。踏着杂草丛生
的陌路来到塔前，它满目疮痍斑斑
驳驳仿佛一座烧焦的废墟。方圆几
里地没有人影也没有鸡犬。塔内一
条又窄又陡的砖阶如天梯，每个台
阶有二三级楼梯那么高，我冒冒失
失爬了上去。石阶绕塔身盘旋，从窗
口的厚度可以看出塔壁足足有三尺
多厚，似与世隔绝。只有每一层楼道
的窗洞透进一点阳光，才把我与外
面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四
脚并用爬
到塔顶，突然“忽刺刺”一声巨响，定
睛一看，原来是在塔内做窝的老鸦
被我这位不速之客吓到了，“扑啦
啦”扇动翅膀从各个窗洞窜了出去。
塔顶昏暗，隐约可见壁上有石像和放
灯的凹洞。地上积累了厚厚一层鸟粪
和残枝腐叶，中央一座低矮的石台
似是供奉所用，黝黑如炭，满是烟烧
火燎的痕迹。
多年以后，才知这座白塔叫做

文峰塔，是徽州第一高塔。登文峰
塔，可远眺黄山烟云，近瞰古镇全
貌。如今文峰塔周围的污染企业被
拆迁，丰乐河水清澈见底，文峰塔已
被很好地保护起来，没有任何商业
经营，因此登塔是不可能的。因为它
不仅仅是一处景观古迹，更是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司令塔、点将台。可
以这么说，没有文峰塔下的结集，就
没有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沿着滨河路南行，文峰塔仿佛

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像一位饱经沧
桑的老者，用慈爱的眼神关注着这
片土地，走了很远，依然走不出文峰
塔的目光。

油
库
外
的
枪
炮
声

胡
永
顺

    位于浦东江心沙路的
上海石油高桥油库，和整
个大上海一起，迎来上海
解放 70周年纪念日。油罐
矗立，江水奔涌，默默倾诉
着当年的故事：炮声隆隆、
枪林弹雨中，油库是如何
毫发未伤地走向新生，回
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 年 5 月
12日，解放上海的
战役打响，敌我双
方聚结重兵争夺浦
东高桥镇。解放军
拿下此镇，可扼住
国民党兵逃跑的咽
喉；敌方占据，可以
此为据点向市区反
扑。故这里为兵家
必争之地，战事十
分激烈。油库离此
不足 2公里，散落
于黄浦江东岸，墙
外的沿江马路（现江心沙
路 1号至 3号）超过 2公
里长。油库属于当时国民
党资源委员会下的中国石
油公司上海营业
所，分为东厂（第一
储油所）、西厂（第
二储油所）。东西两
厂之间，还有英国
亚细亚和美国德士古的油
罐区。整个油库区被称为
远东最大的油库，正面临
着严峻的战火考验。
油库的护厂工作始于

1948年。当时，我解放军
势如破竹，国民党江山摇
摇欲坠。中共地下党与国
民党资源委员会进步人
士，在南京秘密集会，准备
保厂起义。其中中国石油
公司里的地下党也派员参
会，领悟精神，安排布置上

海营业所护厂工作。回沪
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就保
护油库多次开会布置，首
先是在上海营业所及所属
油库开展调查，缘于人员
结构复杂，员工中有日伪留
用人员，有国民党人员，当
然还有盼着新中国早日到

来的进步人士，所
以必须弄清其政治
状况，通过甄别筛
选，团结进步力量，
把大家组织起来，
投入护厂工作；其
次是利用福利会、
励进会等合法群
众组织开展活动，
鼓励业务骨干、技
术人员留下来，阻止
油料、设备、档案等
运到台湾。

1949 年 2 月，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

迁到上海，中共上海地下
党再次通过内线做工作，
针对企业达成了三条共
识，即技术人员、业务骨干

坚决不走，工厂坚
决不迁，设备器材
坚决不外运。接着，
地下党又对上海营
业所的中层管理人

员发出敬告信，要求：坚守
岗位，等候接管，迎接胜
利。英国亚细亚及美国德
士古石油公司里的地下党
也行动起来，秘密印发朱
德总司令的命令和新华社
的稿件，安定员工情绪，鼓
舞群众斗志，随时准备斗
争。随后，地下党整合各家
油库力量成立消防队、纠
察队、救护队，准备在战役
打响后统一调用，在地下
党的领导下处置突发事

件，应对各类险情。
1949 年 5 月 12 日，

战役打响，中国石油公司
总经理逃走台湾，代总经
理是进步人士，他表示，要
护厂到底！

1949 年 5 月 20 日，
建国西路一座花园别墅里
亮着橘红色的灯光，中共
上海地下党在此召开扩大
会，中心议题是迎接上海
解放，大家表示，护厂到
底，配合接管上海。会上还
特别要求上海营业所的中
共地下党必须要保护油库
安全，纠察队、消防队、救
护队各司其职，在油库坚
守。紧接着，中国石油公司
致函淞沪警备司令部，说
明油库的危险程度，如战
事殃及油库，一旦油品流
入黄浦江起火，后果不堪
设想。涨潮时火势蔓延可
烧掉市区，退潮时可烧光
吴淞镇。要求国民党部队
不得进入油库，且不在油

库附近作战。敌司令部也
怕引起不测，答应了中国
石油公司的要求，在油库
大门口贴出布告，不准士
兵进入。

5月 25日，高桥镇战
斗激烈，第二储油所墙外
不足百米处枪声大作，子
弹横飞。国民党兵节节败
退，败兵渐渐聚集于油库
墙外的沿江马路。

5月 26日，沿江马路
上已是黑压压的一片，除
了败兵，还有战车、卡车等
40余辆。沿江马路外便是
油码头，此时停泊着几艘
轮船，残兵败将争先恐后
地抢着上船，其中多有落
水者，或游到江边大骂，或
被江水冲走。再后来，轮船
先后鸣笛起航，消失在茫茫
的江色中。马路上、码头上
剩下数万士兵犹如无头苍
蝇，垂头丧气坐等命运安
排。地下党领导的消防队、
纠察队、救护队在油库内

巡逻，密切监视残兵动态。
晚上 10点，解放军进入沿
江马路，与地下党接洽，收
缴枪械，清点人数，将俘虏
兵安排在油库制桶厂门前
进行训话、整编。

5月 27日清晨，油库
围墙上贴出标语：“欢迎解
放军”“和平生产建设”“劳
工神圣，双手万能”，至此，
油库的原油、成品油、仓储
设施、器材等无一损耗，完
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李川 整理）

“君子与小人”

冯寿侃

    我与常熟名贤王
子杨有善交。王子杨
是清初画家王石谷的
后人，善书画，富收
藏，彼贤婿即是歌唱
家温可铮。翁婿甚笃，岳丈称贤婿为“老温”。
一次，在王子杨府上遇见温可铮。温是北京人，举

止温文尔雅，言谈风趣幽默，作介绍时，说自己既是君
子，又是小人。我初听不解。温补充道他白天是君子，晚
上是小人。我更疑惑了，见我一脸懵懂，温可铮笑道：民
间谚语中有“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之言，自己的工作就
是动口唱歌的，而晚上闲余之时会拿起笔动手作书绘
画，“君子”及“小人”正集我于一身耶！说完哈哈大笑。
我为他风趣幽默的自嘲式介绍顿觉亲近并生敬意。
温可铮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被誉为“世界低音之

王”，其音乐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温可铮还擅书画，
曾拜师于程十发，多次在国内外举办过书画展。

被犬伤后的思考
周钰栋

 
 
 
 一
天
下
午
，我
在
浦
东
新
区
一
小
学
门
口
等
孩
子
放

学
。
突
然
间
从
一
辆
停
在
路
边
的
小
车
底
下
蹿
出
一
条
恶

狗
将
我
的
左
小
腿
咬
伤
，随
即
我
就
被
送
至
浦
南
医
院
进

行
防
疫
治
疗
，
并
接
受
了
公
安
民
警
和
防
疫
医
生
的
询

问
。
在
询
问
中
我
得
知
，我
被
犬
伤
的
那
个
区
域
从
早
上

七
点
多
起
一
直
到
下
午
三
四
点
钟
这
八
九
个
小
时
里
，共

有
十
多
位
居
民
是
被
同
一
条
恶
狗
所
伤
，而
且
这
条
恶
狗

来
自
何
方
，主
人
是
谁
，大
家
都
不
得
而
知
，

维
权
也
就
成
了
一
件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事
。

于
是
我
想
到
两
点
：
首
先
，倘
若
早
上

七
点
多
那
些
被
犬
伤
者
能
及
时
报
警
，让
民

警
出
警
处
置
，
或
许
就
可
以
终
止
恶
狗
的

肆
虐
，
避
免
伤
人
事
件
的
蔓
延
和
疫
情
的

扩
散
。
其
次
，被
犬
伤
后
除
了
要
忍
受
肉
体

痛
苦
和
不
菲
的
经
济
负
担
外
，
还
有
那
挥

之
不
去
的
心
理
阴
影
。
当
这
些
权
益
受
损

后
如
何
来
维
护
确
实
是
个
大
问
题
。
于
是

我
又
想
，倘
若
有
关
管
理
部
门
能
在
给
犬
办

理
证
照
的
同
时
给
它
安
个
芯
片
，并
建
立
一

份
电
子
档
案
，那
么
当
犬
伤
人
后
便
可
依
据

这
份
电
子
档
案
确
认
责
任
主
体
，启
动
追
责
程
序
。
可
见

为
确
保
被
犬
伤
者
的
权
益
不
受
损
，技
术
支
撑
不
可
少
。

当
下
，
全
社
会
都
在
议
论
如
何
文

明
养
犬
这
件
事
。
笔
者
谨
以
上
述
几
点

思
考
，以
期
推
动
“文
明
养
犬
”和
“养
犬

的
规
范
管
理
”的
讨
论
，成
为
城
市
文
明

建
设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亮
点
。

荷塘印象 （帛画） 穆益林


